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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意義 

 

生命的重要性對人而言，是唯一的，是無可替代且是超經驗的。因此對生

命的尊重，自古中外皆然，西方以意志與命運的抵抗精神，呈現一美學張力與

追求人類尊嚴的勇氣。而我國一向講的是天地有好生之德，人當敬重與之匹配，

並進而追求超越生命的時限，遂有求長生不老藥的追求，一種迴避「死」渴求

「生」的「永生」「不死」態度。但就生物學角度看，生物註定在一出生就走向

死亡，誰也沒有例外，正如存在主義的死亡哲學觀：「真正的存在是走向死而存

在」。其真正含義一則是人生下來即步向死亡，一則是人本來即為死而存在的，

這種事實雖是殘酷卻也是明白而不容任何人迴避的。精神分析學說的創始人弗

洛伊德亦提出人類的二大本能，一是生（性）本能，一是死本能，二種本能二

元對立形成心理的一種特殊衝突，趨使生命走向死亡。若然，死亡對任何時代

的人而言，皆意味著一個思想個體，一個生命意志的毀滅，這也是死亡為什麼

是人類最大困頓的根本原因。 

對生命彼岸的另一個世界，永遠存著神秘與好奇，一種無限黑暗延伸，歷

來先哲的思慮無不為死亡問題所牽動。死亡既是一個嚴肅而冷峻的事實，是全

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但又完全屬於個人的背負，它者絕不可代替，這便引發

死亡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焦點，所謂生命的價值或人存在的價值，反而需在死

的啟示中產生。生命，在死亡的威逼下顯示了重量，人必須通過死亡陰影來檢

驗與肯定存在價值，因此死亡成了一個永恆的主題，吸引著文學作家的聚焦點，

為我們開了一扇省思的窗。 

台灣人是一個諱言死亡的民族，自先秦思想家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

「敬鬼神而遠之」；道家「生死一體」的觀念，以「道」齊生死，即奠定了重人

生現世的人生觀基礎，這種幾千年下來形成的對現存生命的重視，成了中國的

人本主義思想的核心。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死亡意識總是受到抑制，是存而

不論的。而佛家的「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的「了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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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一死而是無數的死，生是死的延續，死是生的延續，生生死死構成無始無

終的輪? ，佛本意乃覺者，追求覺悟生死本質，繼而超越死亡的智慧，改變了

漢文化的只重視現世觀思想。 

儒、道、佛的思想體系及民間的死亡信仰積澱成文化傳統，歷經長時間的

潛移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死亡的態度，本論文將詳為討論探明。

由於中國內戰的浩劫，及內戰後台海分隔事實，臺灣正是處於斷裂失連的信仰

危機中，不管是生活調適、行為規範乃至價值意義都被迫進行重整。臺灣在特

殊的歷史進展裡，臺灣人共同命運體，共同命運觀的形成，與臺灣人的意識的

形成，都走同一歷史軌跡，在所謂主體性認同的不定中，所產生的疑慮、焦急、

失根，於不斷尋找存在的因由中，發現沒有確定的回答者，致身份認同的迷失

一再上演，其中的晦暗不明也是必須客觀地反映其本來面貌，從抽絲剝繭中明

白臺灣人對死亡的態度。 

選擇六○年代臺灣小說作為探討題材，乃因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六○年

代的小說，除了為戰後自成系統的臺灣文學建立發展上不可少的新典範和國際

視野（儘管並不全面），還使文學成為異端的語言，成為對官式文藝政策的意識

形態的抗拒（儘管遠非直接有力）。1又六○年代因霸權統治形態，造成知識分

子的政治冷感，被迫從社會中疏離出來；在經濟上「美援」的介入，除了影響

臺灣政治外，促成經濟鉅變由農業轉向工業，舊有社會型態也逐漸邁向轉型，

人與人間溝通的疏遠，其心理是焦慮、失落、不安、自我懷疑的，正與西方現

代主義2興起於批判工業革命後所帶來的苦悶與都會生活的疏離原因有些相

                                                 

1 施淑〈現代的鄉土— 六七○年代台灣文學〉收入於《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1997

年），頁 305。 

2 所謂現代主義，是 19世紀工業革命後的物質主義與二次世界大戰的撞擊，在人類內心產生精

神空洞之感衍生出來。現代主義基本上可稱為荒原主義，感染 19世紀末迄一次世界大戰的悲

觀思想，表現在文學上，現代主義的時間觀是斷續的、破碎的個體，強調個人的孤立性，人與

人之間難以溝通。由於弗洛伊德學說的興起，現代主義強調意識流及象徵作用。參張之傑，黃

台香編：《革新版百科大全書》（台北：名揚，1986年），頁 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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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遂在當時接受西方現代主義來面對赤裸裸存在的自我問題。余光中就曾說

到六○年代小說作家： 

 

以表現個人的內在世界為能事的意識流小說和超現實詩，似乎為作家提

供一條出路。3 

 

六○年代重要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發刊詞亦提到他們追求： 

 

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 

分期有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 .為依

據「他山之石」之進步原則。 

 

要向西方文學潮流借鑑而為發行刊物的目的。《現代文學》創辦者白先勇在回顧

談及創立的背景時說到： 

 

     六十年代初，我們在外文系唸書，接觸西方文學，受其啟發，也就是很自

然的了。但在西方文學的諸多流派中，現代主義的作品的確對我們的衝

擊最大。4 

 

足以說明六○年代作家，有絕大部分接受了西方文學思潮的洗禮。雖然小說中

所呈現的「虛無」、「晦澀」部分迭遭譏評為內容貧乏、思想蒼白、遠離現實，

但不可否認地，六○年代培植了大量作家，在小說創作上不管是作品數量，或

是視野的開拓、主題的多元、形式語言的創新突破，對台灣現代文學皆產生明

顯影響。 

                                                 

3 余光中：《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總序》（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頁 9。 

4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收於《現文因緣》，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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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台灣文學史上的最大流亡圖，出現在六○年代的台灣小說之中，5在

面對生命無情的摧殘與斲傷，有人以堅決意志對抗到底，絕不輕易低頭；有人

自怨自嘆，苟且偷安；有人隨波逐流，麻木度日；也有忿恨不平，自我了斷。

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生命困境，自有不一樣的自處之道，當我們閱讀六○年代

的台灣小說，發現作品的主人公在面對生命的挫敗時，往往採取死亡態度以消

解困頓。如陳映真小說＜將軍族＞、＜鄉村的教師＞、＜我的弟弟康雄＞、＜

故鄉＞充滿了死亡的氣氛；白先勇在六○年代發表的作品中，＜玉卿嫂＞、＜

月夢＞、＜黑虹＞、＜永遠尹雪豔＞等有十六篇敘及死亡題材；七等生＜僵局

＞、＜我愛黑眼珠＞、＜來到小鎮的亞茲別＞等更是有大量死亡書寫；王文興

的作品數量不豐，但像＜海濱聖母院＞、＜龍天樓＞對死亡的描繪亦是動人心

魄的；施叔青《約伯的末裔》談生命的孤絕意識，大量的在小說中呈現對命運

的思索。 

文學作品是具現時代社會生活的產物，但觀察六○年代臺灣小說，呈現的

面貌是「無根與放逐」，是作家的流亡心靈，文學作品中的流亡精神是一種對現

實的消極抵抗，除了企圖在再殖民6的時代中留下最響亮的抗議聲音，知識份子

自社會疏離出來的一種孤寂感，反映在作品上是生命的毀滅主題，與臺灣民眾

的生活脫離。這一特殊現象有著本質上的複雜性，從死亡意義探究，整個時代

背景與知識份子的沉重背負，及社會變遷的衝擊下所充斥的死亡氣息，試圖去

撥開那陰霾與晦澀，探照人類心靈的掙扎與苦悶。 

 

                                                 

5 陳芳明＜百年來的台灣文學與台灣風格＞，收入於《百年來的台灣》（台北：前衛，1995年），

頁 286-287。 

6「再殖民」此詞彙乃陳芳明先生對臺灣新文學史的分期見解，認為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七年解

嚴這段時期，臺灣社會並無得到反省的空間與機會，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帶來了強勢中原文化，

無視於臺灣的殖民經驗，因此稱為再殖民時期。惟這一觀點曾引起陳映真、曾健民等人不同看

法，有關爭論詳細內容見《聯合文學》178（1999.8）、189-192（2000.7-2000.10）、194-195

（2000.12-200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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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文獻的檢閱，對台灣六○年代發表的

小說進行全面性閱讀，將論及死亡主題之重要著作加以比較、歸納、分析及討

論，企圖掌握該年代小說中所反映的一種人類存在價值的深層意義。在文學理

論上將會運用到精神分析學說及存在主義理論，做為理解六○年代作品的依

據。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現代文壇最流行的兩大思潮，一為馬克思主義，一為

佛洛依德學說，前者基於政治上的因素無法在臺灣文壇占一席之位，似乎只有

向內走，走入個人的世界，感官經驗的世界，潛意識和夢的世界；在世局動盪

文化交替的時代，資本主義的興起，人被物化後出現心靈的空虛、疏離，個人

去正視並體驗生存的實質，以決定自己的價值。從吸收弗洛伊德到親炙存在主

義，這兩種西方文論思潮在六○年代文學作品中自然而然的被借用，7成為探索

六○年代小說不可忽略的理論。 

此外並經由作品內外緣兩個層面進行研探，希望以較完整的角度對主題做

分析。在外緣研究上焦點是，對作品外在關係如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歷史

背景、西方文藝思潮、死亡智慧的形成等進行剖析。內在研究的工作則著重於

作品內容顯露出的死亡人物、情節、意識分類與剖析。 

本研究計畫以時代和歷史背景及死亡智慧的探究來處理六○年代小說中死

亡思想。經由內、外緣的研究，把握作家吐納的深層義涵及主客觀思想，其透

過文學作品來映照死亡這一嚴肅議題，如何在時間已距離我們超過四十年歲月

的現今看來，仍呈現一先行者所有的具覺醒力道，撼動我們的心靈。 

 

 

 

 

 

                                                 

7余光中：《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總序》（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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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章節架構 

 

主要以六○年代台灣小說所呈現死亡的共相主題為研究對象，這一共相存

在的事實，從精神分析學說來看，弗洛伊德揭示了人類心靈的隱秘，? 中了人

性的痛處，在潛意識的影響下，人類各種內在矛盾鬥爭，所構成的心理衝突及

愛慾與死亡的趨向之間的競合形成人生的痛苦，在與整個時代環節的互扣及作

家個人的經歷、文化、思想的影響下，創作出有別於五○年代受到思想言論管

制，使臺灣文學的發展喪失主體性，成為戰鬥文藝旗下的小兵的文學，而另闢

一番新的文學風貌。 

至於本文其他各章的架構，大致分為： 

第二章：死亡意義探討 

死是每種生物的最終結局，萬物消長本為自然循環現象，但人類是異於禽

獸的，人類擁有理性思辨能力，有自我意識，不似動物只能對死亡處於被動接

受甚至毫無知覺，人類會對死亡的體驗及情緒，不斷經過思考及判別，轉化為

促進人類生命的提升力量，追求更為完善的生存意義。所有人類對於理想與目

標的追尋，在匍匐往前的道路上，面臨各種挑戰，都會尋求先人經驗與智慧的

指引，以為抉擇的依據，尤其是生死存亡的當下，選擇最激烈的死亡安排必定

有其不得不然的意義。本章將從中國死亡智慧及西方死亡智慧兩大層面來論述

死亡觀的形成與影響。 

第一節  中國死亡智慧 

中國與西方比較向為缺乏神話的民族，受到社會風俗及民族心態影響，一

向忌談「死」、? 避「死」，究其因由可從兩方面來探討，一是儒、道、佛家對

死亡所持的態度，這三家的思想體系是深遠的影響著中國人數千年來的思維模

式，針對死亡的問題上試圖了解其抱持何種智慧。另一方面是民間的死亡信仰，

對在漫長歲月中求生抗死、求福避禍的樸民真實生活裡，民間如何釐訂出一套

對待生死的溝通方式，以免於恐懼來面對死亡的悲痛，這種死亡觀的實踐是否

具有超越的意義，方能以更坦然態度面對命運安排，皆要進行討論。 

第二節  西方死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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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藝思潮的引進台灣，包括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等，

都在六○年代風靡文壇，蔚為時尚，為沉悶的政治環境及疏離的社會，打開一

扇思想窗口。存在主義思索人類存在本真與處境的嚴肅議題，正視人的孑然孤

立被拋事實，尤其在兩次世界大戰後，死亡哲學受到相當注目，西方對死亡價

值及智慧的研究，透過文學途徑，影響了六○年代創作的意識而呈現於作品上。

因此，對西方的死亡智慧必須加以討論，方能全面關顧到六○年代的文學風格，

及其大膽探觸人類潛意識及死亡本能。 

 

第三章：六○年代台灣小說死亡主題的成因 

本章旨在考察「死亡」這一主題為什麼在六○年代台灣小說中呈現一共相

現象？創作者必然受到當時社會背景，包括政治上、經濟上的鉅大變革，及時

代思潮、個人生活閱歷影響，此章即以此為立論基點，分別從時代背景、作家

處境、作家思想及西方思潮各方面，論述六○年代台灣小說中死亡主題大量出

現原因。 

第一節  時代背景 

    文學是社會意識型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社會的更替演進具密切相關，必

然反映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陳映真也提到「文學像一切人類精神生活一樣，

受到一個特定發展時期的社會所影響，兩者有密切的關聯。」8說明時代與文學

的互為反映現象，是必須進行考察討論。 

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臺灣人民由原先歡欣鼓舞的心情，冷卻

到一九四七年爆發全島性的反抗二二八事件，使一些作家噤若寒蟬。隨後在大

陸的失利撤退臺灣，國民政府為鞏固領導權，遂實施戒嚴，行白色恐怖活動，

在全面的肅清之後，對文藝活動在五○年代是全面控制的，文藝淪為對中共進

行喊話的工具。降及六○年代，是國民黨控制臺灣更加嚴密的時期，政治上充

滿軍事色彩，9知識份子遭受的白色恐怖更為嚴重。 

                                                 

8 陳映真：《歷史的孤兒‧孤兒的歷史》（台北：遠景，1985年），頁 1。 

9 五○年代初期，臺灣省政府主席尚由文人主政，如吳國禎、俞鴻鈞、嚴家淦等，自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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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經濟面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及國共內戰的延長，使臺灣的農業

生產減少，工商發展停滯，日用物質缺乏，通貨膨脹節節高升，經濟面臨破產

邊緣。自一九五一年「美援」進入臺灣，雖解救五○年代面臨崩潰的經濟，但

國民經濟也產生重大轉型，由農業轉向工業發展。又因美援的介入造就臺灣經

濟具有壟斷性及買辦性的官僚資本，在政治上對美國養成依賴的心理，美式價

值判斷及道德標準取代了臺人固有傳統觀念。 

現代工商社會的緊張、焦慮氣息，個人對國家的前途倍感渺茫，在這樣的

情況下，找不到具體的理想去奮鬥，也沒有可識別的敵人可對抗，遂紛紛啟開

思想窗口，迎接以追求內在心靈世界的現代主義。 

第二節  作家處境 

    六○年代小說作者大都在戰前出生，而在戰後完成文學教育，親身經歷戰

爭前後的年代，曾親眼目睹動亂中的人性，面對六○年代艱辛而苦難的社會環

境，生活上的鉅變，加上生命的困頓，致使作家對死亡有更深刻的感受，顯露

在作品上的是某種焦躁、徬徨、苦悶的時代氣息。 

部分知識份子自大陸出走，充滿流亡的心態，魂縈夢繫故土，文化鄉愁濃

得化不開；而本省年輕學子在大統治機器輾壓下，一方面唾棄所謂反共文學，

尉天驄曾說「由當時臺灣歷經島內之治安未久，惶恐無著的人們很難與所謂的

反共大業結合一起，也就是說就廣大的臺灣同胞而言，反共文學一開始便因為

與此地的文學傳統切斷關係，而缺少生根的土壤。」10另一方面對主體政權不

認同，李歐梵認為：「國民黨政府是根據一種政治神話－－他們將收復大陸－－

進行統治的。他們全面樹立權威的手腕不是使人悚懼無語，就是進一步導致人

                                                                                                                                         

開始至六○年代末，擔任省主席者全是軍人出身，包括周至柔、黃杰、陳大慶等，其他在警政、

交通、財經若干部門也皆由軍人擔任主管職。見許俊雅＜戰後臺灣小說的階段性變化＞收於《臺

灣文學發展現象－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二）》（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6年），

頁 89。 

10 尉天驄，＜三十年來臺灣社會的轉變與文學的發展＞，收於《臺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

（台北：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1985年），頁 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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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政治上的冷漠。」11尤其本省作家語言的轉換，政治的高壓，迫使文人有的

從此棄筆不寫，或就此沉默下來。其所面臨的現實處境與轉寰空間的壓縮，造

成知識分子的價值體系遭受嚴重扭曲，年青生命處於極端束縛及壓迫下，逐漸

脫離社會現實關懷，轉而追求個人存在問答。12 

第三節  作家思想 

    六○年代作品中的無根、虛無，正如葉石濤曾批評六○年代現代文學的脫

離現實： 

 

這種「無根與放逐」的文學主題脫離了臺灣民眾的歷史與現實，同時全盤

西化的現代前? 文學傾向，也和臺灣文學傳統格格不入是至為明顯的事

實。臺灣文學有其悠久的文學傳統，始於明朝末年，從古文學到白話文學

有其脈絡可循的傳遞。只不過是四○年代、五○年代的時代風暴，使其不

得不斷絕而已。13 

 

足見自我放逐或疏離乃是作家不認同於政治當局的體制與反諷的手法之一。六

○年代作家正是歐美思潮猛烈衝擊，亦是幾千年來中國傳統劇變的狂飆時代的

見證人，目擊新舊交替之秋，這批作家內心是沉重不安的，求諸內，追問人生

的存在意義，向西方思潮借取火種，來表達他們當前徬徨的處境。 

此外，作家的思想養成也與作者個人成長背景有相當關係，例如白先勇幼

年曾得「童子癆」，其作品亦常出現患肺癆的主人公，而其顛沛流離經歷，在小

說中呈現飄泊流放悲情。陳映真早期作品表現苦悶市鎮小知識份子濃厚的感傷

情緒，便與其父親一代出身於農村的敗落家庭，刻苦自修成為知識份子有關，

                                                 

11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1996年），頁 177 。 

12 存在主義哲學家尼采強調人的生活重心，應置於自己身上，要人去重視自己生活的本身，除

了自己，應沒有其他值得依恃的，故重視自我、認識自我，一切以追求自我為重心去創造生命

的意義，才是做為人真正存在的價值。 

13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1993年），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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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其後父過逝，家道遽爾中落，帶來的挫敗困窘，這種悲哀曾在陳映真青幼

年時期留下很深的烙印，蒼白幽暗的調子都反映在其早期作品中。其他如七等

生幼年喪父，家庭陷於異常貧困的經驗，在他的小說中的主人公有不少比例呈

現赤貧窘境，因此，經由瞭解作家思想，更能準確掌握作者所表達的深義。 

    臺灣在六○年代已進入工業化型態，社會的變動速率加快，節奏的快速變

換移動中，使人對時間失去永恆感認知，而產生疏離感；對空間感到陌生，而

有孤獨無助的空虛。盧卡奇指出西方現代主義對人類的歷史失望，「於是揚棄歷

史乃是直線發展的意念」，因此導致視外在世界乃頑冥而疏離的令人失望，從而

對外在世界喪失興趣。14臺灣與西方的疏離特質相類似，乃使現代主義有機會契

合於臺灣。另一方面臺灣經濟依賴美國，又是美國太平洋西岸的軍事基地，自

然挾帶優越的西方文化進入臺灣，加上重要文學刊物大量介紹西方理論與作

品，青年作家在欠缺偶像的文壇上，自然轉向西方去尋求學習的對象。 

基本上六○年代的生存環境，戰禍已遠離，但侵襲現代人心靈的冷戰卻悄

悄上了歷史舞台。工業科技、物質文明所帶來的都會單調生活、人與人間的緊

張、競爭、不信任關係，乃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從人類心理層面入手，

解開受壓抑的慾能，利用意識流手法透視人類內心陰暗低沉的世界及自我的發

現。以存在主義的反理性、追求絕對自由、人道精神來建構理想，並借文學創

作，適時宣洩抑鬱、荒謬、支離破碎的心靈悲慟。 

 

第四章：六○年代臺灣小說死亡主題分析 

本章就六○年代臺灣小說中呈現的死亡人物及類型探討，並將死亡主題及

因素分為對舊社會的維護與反抗及生存意義的追尋兩大類，以尋找死亡事件所

蘊涵的深義。就臺灣的歷史與命運言，知識份子的傳統價值體系遭到切割，不

管是文學上的傳統，包括五四以來的中國傳統及臺灣本土的文學傳統，或社會

結構的急遽變化，都使知識份子追求理想的過程裡，始終陷入茫然的零碎拼湊

中，而死亡反成為生命的出口。本章研究作品的死亡事件，印證小說中隱藏的

                                                 

14李歐梵：《中西文學的徊想》（台北：遠景，1987年），頁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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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悲痛、孤寂感和和急欲反擊的焦慮，正是時代動盪，國家主體認同失落的

寫照。 

第一節 死亡人物的類型分析 

    本節分別就作品所述及的死者身份、死亡情節、死亡方式以表格分類整理

並分析。不管是自然或非自然死亡，尤其是自我意志決定結束生命的方式，是

既自由又束縛的弔詭，都應進行理解，透過討論小說人物的死亡，挖掘出作者

對死亡事件、人物安排所欲陳述的目的。 

第二節 死亡因素及主題（Ⅰ）—舊社會維護與反抗 

    本節將分析死亡事件中的因素，瞭解六○年代小說對舊社會緬懷與試圖變

革所大量表現死亡原因。分為四個方面探討，一、對舊社會的力挽狂瀾，歷史

的鉅變，繁華富貴霎時成煙雲的悽悽；文明的入侵，農業社會的瓦解，一批批

老人的黃金歲月已逝，傳承的無著，都透過作者的緬懷，引領出一代盛世的衰

微之悲。白先勇的＜遊園驚夢＞＜永遠的尹雪艷＞；黃春明的＜溺死一隻老貓

＞；鄭煥的＜毒蛇坑的繼承者＞等都呈現一種與社會脫節關懷之情。二、臣服

於宿命思想觀念而影響人生道路的進行包括陳映真＜死者＞、＜貓牠們的祖母

＞；王禎和＜三春記＞；江上＜命運＞；王文興＜海濱聖母節＞；白先勇＜遊

園驚夢＞等等都描寫了面對命運的無助感。三、是為反抗傳統的禁錮，如七等

生〈結婚〉中的曾美霞；陳映真的〈將軍族〉三角臉與小瘦ㄚ頭間的愛情；葉

石濤＜男盜女娼＞中描述傳統女性犧牲於家庭困境的非人生活之反擊；七等生

＜綢絲綠巾＞的費木奴以死嘲弄傳統制約的無意義。四、女性出走的衝突因素

可在白先勇的＜黑虹＞、七等生的＜私奔＞、陳映真＜唐倩的喜劇＞中看到女

性覺醒種籽萌芽，採取出走方式所帶來的衝擊與悲慘結局。 

第三節  死亡因素及主題（Ⅱ）—生存意義的追尋 

避談政治社會問題，轉向個人對自我存在的探索，勇於深掘內心世界，完

整呈現六○年代對生命的沉思與反撲。分五個方面探討，一、生存價值的否定，

此一因素，幾乎是六○年代多位作家的表現主題。如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痛

斥存在的矯情，對付荒謬的存在手段便是死亡；陳映真＜鄉村的教師＞、＜第

一件差事＞、＜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追尋生存價值受挫與喚醒他人正視生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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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探討。二、是以一種對抗死亡而採取的超越死亡態度，如白先勇＜玉卿嫂

＞及＜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的王雄；陳映真〈蘋果樹〉中廖生財妻子。三、

戰爭因素導致的大量死亡如王文興＜龍天樓＞；白先勇筆下亦有多篇描寫戰爭

死亡作品；陳映真＜文書＞中安某，因戰爭的殘殺夢魘導致精神疾病，而產生

幻覺殺了妻子的悲劇。四、性的迷惘與衝突因素，弗洛伊德認為「性」在人生

當中佔著很重要的一環，因為性的異常而導致死亡，如王文興的＜最快樂的事

＞；陳映真＜獵人之死＞及＜貓牠們的祖母＞；施叔青的＜瓷觀音＞也從性與

死亡的糾纏角度寫人類的欲望。五、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似乎是一個永恆的主

題，白先勇＜芝加哥之死＞、＜謫仙記＞；七等生〈精神病患〉、〈阿水的黃金

稻穗〉；陳映真＜加略人猷大的故事＞都同時出現理想在現實考驗下的鎩羽悲

劇。 

 

第五章：結論。絕望苦難的時代裏，那些盡力為生存及尊嚴奮鬥的人，他們昂

揚的生命力。彰顯的正是人類意圖伸張的「生命意志」，死亡在生命中顯出重量，

同樣的，生命也在死亡襯托下展現了不屈的韌性。 


